
后牵线人，则是总揽军政大权的野心家袁世凯。就这样，这

个无知无识、浑浑噩噩的小皇帝，糊里糊涂地当了三年政

治玩偶，尔后又糊里糊涂地被赶下台，退了位。

    据当事人回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初二举

行登极大典那天，天气奇冷，年仅3岁的溥仪，被人抬上了

太和殿，放在又高又大的皇帝宝座上。由于紧张、害怕，他

号啕大哭，连声叫喊：“我不挨(待)这儿!我要回家!我不

挨(待)这儿!我要回家!”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扶着他，

急出了满头大汗，一个劲地劝哄说：“别哭，别哭，快完了，

快完了!”这番话，曾引起在场的王公大臣窃窃私议，认

为太不吉利，乃是“不祥之兆”。果真，很快他就下台、完蛋

了；而后便回到了老家——他的出生地醇亲王北府。

    当时，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

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仍然留

在紫禁城里过着异化了的帝王生活。但“光复故物”、“还政

于清”的复辟活动，却在暗地里酝酿着、筹划着，由王爷、师

傅、内务府大臣们指导着溥仪去扮演这种角色。“但是后来

我逐渐地明白”，溥仪回忆说，“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

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起来滑稽，却

是个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

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正是引起紫

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其实，这种寄托也是大谬而不然的。袁世凯惦着复辟

倒是不假，但他想的却是自己当皇帝。只是，好景不长，

仅仅83天，还没等龙墩坐热乎就被气死了。继任民国大总

统的是黎元洪。于是，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又派人前去祝

贺，寄希望于新的权贵。黎元洪也派了代表答谢，并将袁

世凯要去的皇帝仪仗送回了紫禁城，“小朝廷”的内务府又

开始活跃起来，拟旨赐谥法、赏花翎顶戴，又授什么“南书

房行走”，又给太妃们选秀女，忙得不亦乐乎。而在国民政

府那面，巨头问的矛盾已趋于激化，军阀割据、纷争，日甚

一日。

    在这种形势下，一向效忠清王朝的北洋系军阀、直隶

总督北洋大臣张勋等人，认为复辟的时机已到，遂于民国

六年(1917年)6月14日，以调停为名，率领三千名“辫子兵”

进驻北京，康有为也不甘寂寞，赶忙化装成乡下老头，揣上

事先拟好的“复辟诏书”，潜入了紫禁城。于是，一场复辟清

王朝的闹剧开演了。

    伴随着“宣统”年号宣告恢复，溥仪便又重新登上了皇

帝宝座，颁发了一系列封官授爵的诏书。当时北京城里，

一片乌烟瘴气，警察们通知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一时找

不到，就用纸糊的来应付；一些遗老遗少纷纷放下头上已

经盘起的辫子，找出压在箱底的蟒袍，或者到估衣店里租

买，然后匆匆赶到皇宫，准备入朝受封承赏。结果，满街上

奔走的都是一些仿佛“从画上走出来的人物”，到处拖着

辫子与花翎顶戴。报纸出版了报道复辟消息的“号外”。只

是，这场闹剧开场突然，收场也快，不到l2天，宣统皇帝便

又被赶下了台。

    尔后，溥仪又是昏天黑地、纸醉金迷地混了几年。直至

1924年ll月5日，民国政府强行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其

中重要一款是“即日移出宫禁”。这样，溥仪连同他的“小朝

廷”便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出紫禁城，回到了由国民军把

守着的醇王北府。

    据溥仪自己讲，当时，他面临着三种出路可供选择：

一种是按照新的条例规定，放弃帝王尊号，抛开固有的野

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二是争取“同

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新订的条款，全部恢复袁世凯

时代的旧的“优待条件”，或者“复号还宫”，重新返回紫禁

城，仍然过着旧式的生活；三是走最曲折的路线，“借助外

力以谋恢复”。最后，在“亲日派”的怂恿和支持下，他作出

了第三种选择，被野心勃勃的日本关东军物色为理想的傀

儡角色。

    这时的溥仪，已经步入青年时期。为了实现这“第三种

选择”，他从走进北府大门那天起，一直到离开天津去东北

之前，日夜筹划着“借助外力以谋恢复”，可说是殚精竭虑，

费尽心机。而日本关东军以武力强占了我国辽东之后，也

正在加紧策划建立傀儡政权。在日本人看来，要侵占中国，

必须先物色一个政治傀儡以为“遮羞布”。这叫做“欲渡河而

船来”，于是，二者珠胎暗结，一拍即合。

    当时，溥仪的周围活跃着几派势力：有以旧臣陈宝琛

为首的“还宫派”，有以罗振玉为首的寄希望于外国、主要

是日本的“联日派”，也有的主张联络、收买军阀，即“用武

人”一派。这里既有前清的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包括了

各色人等，当然，中心人物还是溥仪自己。“联日派”中有两

个人起了特殊作用：一个是做过清朝驻日本神户领事、深

得溥仪信任的郑孝胥。起先他并不属于某一派，好像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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